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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域”：移动社交媒体在移民社会融合中的作用
分析
———基于浙江宁波董村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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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移动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交往方式对移民社区的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通过对浙江宁波董村移民的个案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合呈现出了过

程的非线性、取向的碎片化和基准的多维性三个新特点。而城乡关系的去等级

化、社区交往空间中横向传播关系的建立以及移民群体和个人的差异化发展是社

会融合呈现新特点的重要原因，这正是社交媒介的“再域”属性的具体表现。移动

社交媒体“再域”的过程不仅仅是移民社会空间重构的过程，更是移民社会融合特

征变迁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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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先后经过了“乡镇企业———开发区———新城新

区———特色小镇”①的发展历程，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一些地区通过“撤村并居”建

立起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这些新型社区一般以多层单元式楼房为主，农民按

照人均３０—４０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迁入新居，学术界一般把这种现象称为“农民上

楼”②。在东部沿海城市，由于此类新型社区较为低廉的居住成本，使得“城市新移

民”（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实现自我或家庭

的区域性迁移，已在移居城市中获得相当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并且具有长期定居意愿

的群体”③）在此类社区中的人口占比不断攀升。同时，据２０２０年全国第七次人口

普查的数据，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４．９３亿人，其中流动人口达３．７６亿人，相较于

２０１０年增幅将近７０％，④而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乡城之间大流动大迁移的基本

格局将进一步深化。因此，弥合社会排斥因素，推进移民的社会融合，无论从实践

抑或学理层面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城市新移民与早期的移民相比，具有新的变化：一是移民本身的变化。首

先，移民有较长时间的城市旅居史或是在城市中接受过系统教育；其次，移民更多是跨

地区的，因此流动性更强，聚居区更加分散；二是移民空间的变化。新形成的移民社区

更多是本地居民与移民的“混居”社区，因此社区交往空间的融合成为社会融合过程中

关键性的步骤。三是移民社会融合的条件变化。除了外部客观的政府主导、资本注入

的因素外，媒介环境的变化更为显著，数字化的交往消解了“空间邻近性”的限制，更丰

富了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其中，尤以移动社交媒体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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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那么，通过移动社交媒体，移民的社会融合发生了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如何

发生的？这些问题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一）媒介空间化研究

在国内外学界，“媒介化”已成为一个跨越多个学科的既定语境。英国社会学家汤

普森认为“摩登文化的媒介化取向已经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时空组织方式”①。无

独有偶，学者克朗和梅在《虚拟地理学：身体、空间与关系》一书中也将“媒介化”列为虚

拟地理学四个主要的研究要素之一。② 在“媒介化”的语境之下，从英尼斯到麦克卢

汉，再到梅洛维茨，新的媒介技术被认为具有改造人们交往方式的能力。学者潘忠党

则进一步提出了“中介化”的议题，试图丰富“媒介化”研究的路径，他认为“在‘中介化’

的视角之下，不仅人类的传播或交往经由了传媒技术及其相关机制的中介，而且，人们

的日常生活也通过如此中介了的传播或交往而得以形塑”③。通过“中介化”的概念，

潘忠党首先将媒介技术的影响从狭隘的“传播”层面引向了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层

面；其次，潘忠党指出“‘中介化’的概念包含了比较明确的空间想象……传播技术的发

展使得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不再局限于直接感知的物理空间，传媒提供了创造和想象

的空间，拓展了生活的空间，同时也提供了流通于社会空间中的建构空间再现和意义

的象征资源”，由此他将“媒介化”的过程进一步具象化为一个“媒介空间化”的过程。

学者麦奎尔在其研究中指出“地理媒介的核心在于媒介的空间化，这是当前新技术与

以往超越空间‘限制’的媒介技术最为关键的区别”④，因而进一步将“媒介空间化”与

媒介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保罗·亚当斯在《传播与媒介地理学》中则总

结了以往的媒介空间化研究，并归纳出了“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

媒介”与“媒介中的地方”四条基本研究路径。⑤ 学者李彬和关琮严则将“媒介空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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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媒介的关系化与结构化过程，也是媒介自身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过

程”①。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就媒介对社会空间生产的影响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卡斯特

指出“流动的网络空间成为一个凌驾于一切其他空间之上的‘媒介空间’”②。彭达库

认为，电视改变了印度村庄的生活空间和家庭空间，并最终影响了村民的价值系统。③

西尔弗斯通指出“电视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同时作为媒介与物质自身的性质，这使其与

家庭空间产生了‘双重勾连’……通过广泛地中介公域与私域，它使得家庭成员能够参

与到公共领域的意义共享当中，并为建立家庭文化提供质料”④。谢静认为社区论坛

影响了居民对现实社区空间的认同。⑤ 袁艳认为作为“物”的电视在空间上发展了移

民的流动性。⑥ 冯强与马志浩认为移动网络实现了移民家庭空间的再生产。⑦ 何志武

与董红兵指出“短视频”下乡重构了乡村公共交往的空间，并导致家庭共享空间的衰

落。⑧ 顾博涵认为，后电视时代的电视消费形成了具有第三空间性质的媒介空间，并

具有流动、融合与情感化的特征。⑨

由上述可见，围绕“媒介空间化”，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在目前乡城

之间大迁移大流动的背景下，从媒介空间化的语境出发探讨移动社交媒体对移民社会

融合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

（二）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

“社会融合”一词最早出现在迪尔凯姆关于自杀的研究当中，迪尔凯姆认为“自杀

的反常发展和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弊病是相同的原因引起的”⑩10，即“道德的缺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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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２０２１，７４（３）：１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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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迪尔凯姆寄希望于建立具有普遍性的道德体系来实现社会融合。

２０世纪初，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核心的一批“实证主义”学人受到齐美尔的

启发，开始了以移民为对象的社会融合研究。“齐美尔是在论述‘空间与社会的空间定

序’的背景下引出‘外来人’话题的”①，他指出“陌生人（也译作‘外来人’）并非今天来

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今天来并且要停留到明天的那种人”②。遵循着齐美尔的思路，

帕克在其关于城市移民的研究中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并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

开创性地揭示了“移民报刊”在移民社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传播的社会

功能看起来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造成和维持理解与文化团结”③。帕克的学生安东诺

斯基则指出两个独立社会群体间的文化扩散能够抑制“边缘性”的生产。④ 克里斯蒂

安则指出移民在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和收入水平等经济指标上同本地居民的趋同是社

会融合的重要内容。⑤

在国内，杰华在其围绕中国农民女工展开的研究中指出了移民的主体性建构方式

对于这一群体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性。⑥ 周晨虹认为缺少“城乡连接性”社会资本是

移民难以融入城市的主要原因。⑦ 汪国华指出向“陌生世界”发展社会网络，正在成为

青年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累积经济资本的重要方式。⑧ 彭灵灵与林蕾则认为，社会组

织正在成为影响移民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⑨

自芝加哥学派以降，国内外学者已从各个角度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探讨，但是一方面以往研究中缺少针对中国“城市新移民”群体的考察，另一方面鲜有

研究者从齐美尔最初提出“陌生人”概念的“空间”语境入手，探讨“媒介空间化”对移民

社会融合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试图回答“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特征是什么”；其次，通过借

鉴德勒兹的“再域”概念，试图回答“移动社交媒体作用于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过程的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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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是什么，又是如何作用于移民社会融合过程的”。

二、场景选择与样本特征分析

本文的田野“董村”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

前董村的人口流动基本只发生在邻近的几个村庄之间，且流动的目的以农事和嫁娶为

主。１９９２年，沪杭甬高速公路途经董村的“南线路段”开工，为方便工作，约有８名建

筑工人租住于董村。同年，原村办的“拉丝厂”“毛纺厂”和“纸箱厂”在转为个人承包

后，为了快速适应市场，引进了５名技术工人，并在董村为他们安排了住房。因此，

１９９２年董村出现了第一批非宁波户籍的“移民”，２０００年董村经历了“农民上楼”，并就

地无土安置，由于租金相对周边较低，加之是宁波本地较早接受移民租住的社区，因此

在“上楼”后，董村居民中移民占比不断上升，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董村在住房屋共３３４

套，人口１１２６人，其中非浙江户口的移民达５７７人。在移民中，贵州籍１８３人，河南籍

１１３人，江西籍９４人，湖北籍９３人，安徽籍８０人，湖南籍１４人。

在移动社交媒体普及前，本地居民间的人际交往主要通过“闲话”来实现，由于这

一传播形式的强关系特征，加之吴语区复杂的方言，使得移民往往被隔绝在社区日常

的传播活动之外，移民与本地居民形成的是区隔化、等级化的纵向传播关系；２０１２年，

社区居民自组织了微信群“董家网格群”，而在随后的两年，加入该社群的社区居民已

逾八百人（“董家网格群”分为一群和二群，以下统称为“董家网格群”），居委会、物业工

作人员也旋即入驻，并在群内实行了实名化，由此该群逐渐发展成为移民与本地居民

探讨公共问题的重要场域，移民与本地居民间也通过在该群内的对话形成了平等的、

互动的横向传播关系。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董家网格群”内共有社区居民９８９人，其中

移民５６２人，本地居民４２１人，６人不详，居委会、物业、街道办和村委均有工作人员

入驻。

本研究采用线上与线下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方法，文中引用的材料均来源于笔者

２０２１年６月至８月、２０２２年１月至４月在董村进行的实地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焦点

小组访谈以及自２０２０年８月开始的线上参与观察。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研究采用

以户籍归类的分层抽样方法，共计访谈移民１８人，此１８人均有稳定工作，且有明确的

留甬意愿，具体信息见表１。此外，分别于２０２１年１月与２０２２年４月对居委会主任进

行了两次访谈。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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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户籍
户籍

类型
从事行业 主要使用的移动社交媒体

在甬工作

时间（年）
在董村居住

时间（年）

１ 女 贵州 非农 餐饮管理 手机ＱＱ、微信 １５　 １５

２ 女 贵州 农业 餐饮管理 手机ＱＱ、微信、钉钉 １５　 １２

３ 男 贵州 农业 餐饮服务 微信、小红书、快手 ６　 ６

４ 男 贵州 农业 餐饮服务 微信、微博、ＩＮＳ　 ６　 ６

５ 男 贵州 非农 银行职员 微信、手机ＱＱ　 ５　 ５

６ 男 贵州 农业 外卖骑手 微信、钉钉、抖音 ８　 ４

７ 男 河南 农业 室内装修 微信、微博、手机ＱＱ　 ８　 ６

８ 女 河南 非农 保险销售 微信、微博、小红书 ９　 ３

９ 男 河南 农业 社区保洁 微信、手机ＱＱ　 １１　 １１

１０ 男 河南 农业 社区安保 微信、抖音 ８　 ８

１１ 男 江西 非农 工程造价 微信、手机ＱＱ　 ２５　 １９

１２ 男 江西 非农 蔬果批发 微信 １１　 １１

１３ 女 湖北 非农 ＩＴ 微信、手机ＱＱ、Ｌｉｎｅ　 ５　 ５

１４ 女 湖北 非农 酒水销售 微信、手机ＱＱ　 ９　 ６

１５ 男 安徽 农业 房产销售 微信、手机ＱＱ、小红书 １０　 １０

１６ 男 安徽 非农 服装外贸 微信、手机ＱＱ、小红书、微博 ４　 ４

１７ 男 湖南 农业 汽配销售 微信、手机ＱＱ　 ７　 ７

１８ 女 湖南 农业 物流运输 微信、手机ＱＱ　 １２　 １２

三、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特点

（一）融合过程的非线性

在董村的移民中，社会融合的过程表现出了非线性的特点。帕克认为“竞争、冲

突、适应和同化”是社会重组的基本过程。“适应”是指移民群体为适应城市生活而被

迫边缘化的现象，“同化”则是指移民与本地居民间的区隔消失，价值观念相互混合的

现象。而这个过程总是遵循一个“冲突—融入”的线性过程，“如果没有敌视和冲突，移

民就不可能团结一致地进入美国社会生活”。

但在董村的移民中，由于移动社交媒体嵌入了移民的日常生活，导致社会融合的

过程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有的移民并没有经历“冲突”阶段，而是借助在移动社交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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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构筑的社会网络融入本地社会生活，有的则只是将移动社交媒体作为工具或娱乐

手段，导致了“适应”但不“同化”的现象。

访谈者１８来自湖南，已在宁波生活１２年，据她回忆十多年来自己并没有同本地

人有过冲突，她说：

“我们当时来宁波就是看到宁波发展比较好，但压力又没有上海北京这些地方大，

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宁波的政策，宁波毕竟是‘文明城市’嘛。然后，当时有几个朋友

已经在宁波发展了，主要就是做快递的，平时和他们聊天还有看他们发的一些朋友圈，

就觉得挺向往这个城市的。后来来了之后本地人也没有说很排斥，现在我们宁波话也

能听得懂了。”

但是，在城市新移民中出现了“适应”但不“同化”的现象，即移民在被恒久地边缘

化的同时，缺少了同本地居民建立对话关系的社会环境。例如，访谈者６在董村租住

了四年，原在家乡务农，后因家人染疾来甬做工，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已有八年。

“我们农村过来的，又没关系，也没什么技术，就只能做做这个呗。他们有关系、有

技术的几个月就当上站长了。”

在谈及自己同本地居民的关系时，访谈者６直言：“我们每天都很忙，手机主要就

是导航、接单和打电话这些，抖音会刷，但是很少，偶尔打打游戏，就是和站里的人一起

打。认识的本地人很少，因为自己主要就是在站里，站里没有本地人。”

（二）融合取向的协商化

移民社会融合的第二个特征是融合取向的协商化，移民并不是消极地剥离旧有文

化，而是积极地与本地文化协商。美国学者在移民社会融合研究中提出了“熔炉论”，

认为融合具有本地化倾向，即“以白人新教徒为主的美国人单向度地按照自己的文化

价值观对外来移民实行同化”①，而移民为融入当地社会将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特征。

在董村，移民与本地居民在文化上的冲突更多地表征为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例

如，２０１３年移民组织的广场舞曾被本地居民投诉为扰民，并一度遭到禁止，而据访谈

者１１回忆，甚至有两户租户因此被物业勒令退租。在此事件中，融合的取向表现出本

地化的特征，而移民为了融入本地社区不得不单方面做出妥协。

融合取向由本地化向协商化的转变，同社区交往空间的变化有关。在广场舞被禁

后不久，移民曾找到物业表达继续组织广场舞的诉求，但遭到拒绝。于是移民转而向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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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委会反映情况，居委会主任回忆说“当时我们居委会讨论了好几次，拿不定主

意，后来就想着能不能向大家征求些意见，看看怎么办”。此后，在“董家网格群”内多

次就广场舞的问题展开过交流，居委会也陆续组织了几个广场舞的领舞到群内参与讨

论，本地居民在考虑到当时社区公共健身器材不足的情况下最终与移民协定了诸如广

场舞必须在晚上九点前结束，高考前夕禁止外放伴奏等规则。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广

场舞扰民，另一方面也满足了移民的诉求。如今，广场舞不仅在移民群体中颇受欢迎，

许多董村村民也乐于参与其中，甚至在访谈者１１领舞的舞群中本地人的占比已超过

七成，而舞群的组织也越来越有赖于虚拟社群来开展。访谈者１１说“现在我们还建了

个微信群，每天晚上规定好出操时间，不能来的要在群里请假”。

由此可见，移民通过积极行动消解了交往空间中的区隔，并利用社交媒介建立了

同本地居民的对话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单向度的、本地化的融合取向转而向双向

的、协商化的取向发展。

（三）融合基准的多维化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过程中，社会融合基准正在逐渐向多维化发展。在同移民的

交流中笔者发现，移民更多地从自己的认知和经验出发而非诸如户籍、职业、收入等客

观标准来定义自己“社区人的身份”。

他们更多地将定义自己“社区人身份”与住房条件、建立婚姻关系、社会关系网络

的密度关联起来。

“我觉得我要在宁波买房了，那我就是宁波人了，但是现在太贵了，我只能租房子

住。”（访谈者１０）

“我觉得要是能娶个本地的老婆，可能在宁波工作生活会更好一点，更稳定一点，

不然也说不定以后在不在宁波。”（访谈者１５）

“在宁波朋友很多嘛，就在这里生活得比较好一点，去其他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也

不方便。”（访谈者１１）

社交媒体连接不同群体的能力，是移民社会融合基准多维化的重要原因。移民对

于融入基准的主观定义是其主体性回归的表征，但是“一个人成为具有主体意识的自

我，并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①，群体能够对移民个体关于基准的主观判断产生影响，

而社交媒体通过将个体置于不同群体交织而成的虚拟网络中进一步消解了“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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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意义，继而以群体的价值认同替代了融入的客观标准，推动了社会融合基准的

多维化、动态化。

“我明年就三十岁了，很多朋友啊，还有老家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小孩子都上学

了，那你说我急不急？我还是做房屋买卖的，客人里小夫妻不要太多哦，一打开朋友圈

全是人家买房结婚的东西，你说烦不烦？”（访谈者１５）

四、再域：移动社交媒体作用社会融合的基础与表现

社会融合的对立面是社会极化，其“表现为城市社会空间碎片化，城市‘双城化’和

弱势群体社会空间的隔离与边缘化”①。因此，建构一个去区隔的、正义的社会空间是

移民社会融合的现实需要，而移动社交媒体正是通过“再域”（ｒ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一

过程实现了这一空间的形成。

“再域”这 一 概 念 来 自 德 勒 兹，在 德 勒 兹 的 作 品 当 中 “再 域”与 “解 域”

（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经常作为一组对称的概念出现，他并未对两个概念做过具体的界

定，但以隐喻的方式对它们做过解释，“作为被解域化的掌，可移动的手在穿过树林时

所利用的枝杈上被再域化；作为被解域化的移动，抓东西的手在它要挥动或抛掷的被

摆脱的、被借用的、被称作工具的诸要素上被再域化”②。由德勒兹的隐喻可知，他所

指的“再域”是指人类在行动中，通过工具使用实现的自我与环境的调适、融合。詹姆

斯·罗尔在《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一书中指出“结域化是一个对熟

悉事物和新生事物的积极文化选择与综合的过程”③，詹姆斯·罗尔将“再域”的概念

置于后现代的语境当中，认为“再域”是人们在后现代支离破碎的文化语境中积极建构

自己文化世界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如果对

“ｒ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做一词源的追述，便会发现该词的词根“ｔｅｒｒａ”源自大地女神在罗

马神话中的名字，而在拉丁文中其意为“陆地、领土”，因此，“再域”从词源来看应具有

一层“重构空间”的意义。

因此，“再域”是指移民通过使用移动社交媒体脱离既定的等级化社会空间，并以

重构、流动和连接的方式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的过程。这是移动社交媒体对移民社

会融合作用的一种概括，也是移动社交媒体作用于移民社会空间重构的一种方式。

—９５２—

①

②

③

韩勇，贺萌琳，高军波，等．空间隔离视角下中西方城市社会排斥研究述评［Ｊ］．人文地理，２０２０，３５（６）：２６－３４．
德勒兹，帕尔奈．对话［Ｍ］．董树宝，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１９７．
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Ｍ］．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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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域”的基础：解域与伴侣化

１．解域

“解域”可以被理解为脱离既存结构性约束和等级化分类的运动，它的功能性特点

包括“解放、搬迁、逃逸、崩断、转变和创造”①。对城市新移民而言，他们的“解域”在两

个层面上发生。

首先是身体在物质空间上的“解域”。“移民”身份从一开始就是由身体在物质空

间的“解域”实现的。同以往给人的刻板印象不同，“城市新移民”并不是一个游走于灰

色地带的群体，反倒是由于空间的解域使得他们身上带有了异乡人的“流动性”，这种

流动的社会位置感使得他们常常有着客观的态度和积极的生活观念，能够“不受群体

的特定渊源和偏袒倾向的束缚”。

例如访谈者１０左眼失明，经残联介绍后在社区负责保洁工作，尽管目前生活拮

据，但他在交谈中透露“我计划是明年下半年就不自己做了，和一个老乡合作，打算干

个承包队。我和这边小区的领导都很熟的，以后就承包这几个小区的保洁。谁还不能

当老板了”。

其次是经由媒介在社会空间层面的“解域”。梅罗维茨认为，“对人们交往的性质

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物质场地本身……场景定义的讨论可以由直接物质现实问题

完全转向只关注信息渠道”②。经由移动社交媒体中介的移民社会空间，得以“超越地

域”，发展起在物理空间上跨度巨大的人际关系网络，没有这张网络，身体在物质空间

的“流动”便会失去方向性和安全感。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中，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

人际关系是以“我”为中心、以亲缘为媒、以权势为界似水波纹般向外扩散出去的，其中

的“我”、亲缘和权势无一不与乡土的静态空间相绑定，而这个向外扩散的“圈”也必须

在一个固定的时空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如若一个“差序格局”中的农人突然被抛进

城市，他大抵会如“骆驼祥子”那般迅速地无产化，这不单单是由于经济的困顿，更是因

为他的“圈”，他的社会空间，无法在城市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城市新移民”也存在

同样的问题，他们如果渴望迅速地适应城市的社会生活，就必须实现社会空间从物质

空间中“解域”，而这有赖于移动社交媒体技术特性的发挥。访谈者３和访谈者４是两

兄弟，原在杭州做农家乐，但后因资金问题失败，于是访谈者３就通过朋友圈发布了一

—０６２—

①

②

张能．创造与生产：论德勒兹思想中的解辖域化思维［Ｊ］．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２４（２）：２３－２９．
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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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求职”信息，“能开车能做菜，哪位老板赏口饭？”而这条朋友圈被他的一位“网友”看

到后立刻联系了他，访谈者３和访谈者４因此在宁波实现了“再就业”。

２．伴侣化

“伴侣化”指人们通过主动消费移动社交媒体，使其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并同人

们在时空中共在、相伴的过程。访谈者１２曾言“现在手机比老婆还亲，一刻都离不

开”，笔者借用他的比喻提出了“伴侣化”一词，并认为通过“伴侣化”移民“驯化”了移动

社交媒体，为己所用。

在消费移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移民主要通过“选择”“携带”和“操纵”三个步骤实

现移动社交媒体的“伴侣化”。首先，“选择”发生在两个层面上，第一，通过理解移动社

交媒体的载体作为“物”的“符号性”，移民对诸如手机的价位、类型、品牌、型号和版本

等进行选择。第二，基于对移动社交媒体的功能判断，移民对具体的社交软件进行选

择，通过以上两个层面的“选择”，移民表明了自身的社会位置并建立起社会阶层的归

属感，譬如在同访谈者９交谈时问及为什么他喜欢用“三星”，他说：“国外的牌子总要

高档点嘛！”而访谈者３认为“看快手就是看看段子，里面的梗蛮有意思的，像我弟弟不

看，所以有时候我们几个玩快手的开玩笑他听不懂的”；其次，在“携带”阶段，移民一方

面通过随身携带诸如手机、Ａｐｐｌｅ　Ｗａｔｃｈ等移动社交媒体的载体形成人与技术的陪伴

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移动社交媒体的复合性，银行、餐厅、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似乎也

变得仅一“键”之隔；最后，在“操纵”阶段，相较于传统大众媒介，移动社交媒体的使用

者更能够操纵媒介使用的场景，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掏出手机通过移动社交媒体进入虚

拟空间中，无论当下身处在何种物理空间中，这打破了传统媒介技术消费与身体情景

之间静态的对应关系（看电视时往往在家中，看电影则需要去电影院）。通过以上三

步，移动社交媒体逐渐成为移民们亲密无间的“伴侣”，而移民也通过“选择”“携带”和

“操纵”将移动社交媒体的载体及其内涵的象征再现“驯化”为实现自我意识、表达社会

身份和编制社会网络的器具，并在此基础上应允移动社交媒体进入自己的“生活世界”

之中。

（二）“再域化”的表现：网络、空间与互惠圈

现实空间中建构的区隔在技术的中介下被逐渐模糊和冲淡，而这为形成一个平等

的、公共的、正义的社会空间提供了条件。社会交往的正常化和多元化不仅使得移民

群体拥有了自我言说的机会而不至于沦为沉默的“他者”，并且为移民构建适应城市生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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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小世界”提供了路径。因此，移动社交媒体“再域”的意义并不在传播之外，而是

传播本身，建构一个更具“沟通性”的社会空间既是移动社交媒体“再域”作用的表现，

也是移动社交媒体作用于移民社会融合过程的方式。移动社交媒体在移民与移民、移

民与本地居民、移民与家乡亲属之间建立了更具“沟通性”的社会空间。

１．移民间的社会网络：从“共性”到“流动”

由技术和身份共性筑起的社会网络推动移民适应城市生活，并避免与本地人产生

冲突。董村移民的“共性”主要有两点，首先，移民对于自己目前“外来者”的身份都具

有较高的认知上的统一性。访谈者１１在宁波生活了二十余年，“我们哪里算宁波人

哦，我们只是打工的，以后孩子嘛在宁波长大的话可以说是宁波人”；其次，移民能够利

用移动社交媒体主动与其他移民产生连接。基于这两点共性，移民间的社会网络变得

更具流动性，也推动了移民的适应与同化。

移民借助移动社交媒体形成了规模不一、功能多样的社会组织来协调本地人与移

民间的交往。访谈者１在宁波经营餐饮已近十五年，是“宁波贵州商会”较早的一批成

员，她说：“最开始就是我们几个从贵州过来做生意的有个微信群，方便大家说说话，有

时候也互相介绍点生意，后来大概就有一两年人越来越多嘛，就大家说要组织起来，后

来政府也过来帮我们，有商会还是好，不然做生意被欺负了没人管你。”

移民间的社会网络通过连接同质人群为初到城市的移民提供了社会关系支持，也

让更多的移民得到了实惠，比如访谈者１４的销售工作就来自老乡的介绍。

２．移民与原住民的交往空间：从“纵向”到“横向”

“建立一个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强大且具有凝聚力的社区，这就是社会融合”①，

社区的融合是社会融合的微观表现（如表２所示），移动社交媒体对社区交往空间的建

构是社区融合的重要条件。在移动社交媒体普及前，移民与本地居民的交往空间中充

斥着纵向的传播关系，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地居民之间继承于自然村阶段

的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有赖于同移民的区隔化、等级化来实现再生产；其次，本地居民间

有赖于“方言”和“亲缘”组织起来的“闲话”传播活动，既是一个分享生活世界的信息传

播渠道，同时也是共同体内部的评价机制。因此，本地居民可以使用内部的话语体系

将“移民”置于“他者”的地位加以评述，移民则被拒于这一传播体系之外，无法参与到

“社区应该如何”的对话当中。

—２６２—

① 嘎日达，黄匡时．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Ｊ］．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２）：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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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社交媒体的中介下，社区交往空间中出现了更多的横向传播关系，其主要

表现为两点，首先，借助虚拟社群实现了移民与本地居民间的对话；其次，移民与本地

居民能够通过对话形成共同的行动。

“董家网格群”是由董村居民自组织的微信群，起初网格群只是作为居民们分享信

息的场所被组织起来，但随着社群参与者数量的增加、社群内部的实名化以及居委会

工作人员的入驻使得社群逐渐具有了一些“公共领域”的特征。在社群中，无论是本地

居民还是移民都能够随时参与到社区日常管理活动中。此外，诸如移民子女的入学问

题、为移民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问题等这些颇具公共性的问题都曾在社群中热烈地讨

论过，而移民与本地居民借助社群展开的交往正逐渐在他们之间建立起平等的、群际

的对话关系。

访谈者２是较早加入网格群的移民，据她回忆，２０１８年５月网格群曾联名向街道

提交了修缮社区中央凉亭的建议，并组织了线下“智囊团”对修缮凉亭的成本进行估

算，甚至宁波电视台一套的《看看看》栏目也对此进行了报道，而如今，经修缮后的社区

中央凉亭已成为社区居民社会互动的重要空间。

表２　传统媒介与移动社交媒介在社区融合中的作用

传统媒介 移动社交媒介

人际传播中的双方 移民与本地居民

社区交往空间的结构 纵向传播关系 横向传播关系

代表性媒介 以“闲话”为代表的面对面人际媒介
以“虚拟社群”为代表的移动社交
媒体

潜在逻辑 区隔化、等级化 互动化、平等化

融合取向 本地化 协商化

３．移民与流出地亲朋的“互惠圈”：从信息互动到礼物流动

借助移动社交媒体，移民与流出地亲朋之间不仅信息互动更加紧密，而且重新建

立了礼物流动的渠道。首先，移民同流出地亲朋间的信息互动更加紧密与便利。２０２２

年４月，受访者少则与流出地亲朋网络电话三次，多则十次（见表３），访谈者１５表示

“网络电话方便嘛，我到一个地方就要换个当地的号码，电话要存号码很麻烦，网络电

话还省钱”。

除此之外，网络电话具身的呈现方式还提高了信息流动的质量，忽略了物理空间

距离，在与家乡亲属“相见”的过程中，人们能够通过互相观看获得更多的亲近感，有助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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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持连接的亲密性。

表３　２０２２年４月受访者与亲朋互动情况

编号 通话次数 与亲朋通话内容 编号 通话次数 与亲朋通话内容

１　 ８ 清明祭祖、婚嫁、经济往来 １０　 ４ 父母近况、婚嫁

２　 ４ 清明祭祖、经济往来 １１　 ３ 子女近况、经济往来

３　 ６ 婚嫁、子女教育 １２　 ９ 亲属近况、经济往来

４　 ６ 经济往来、父母近况 １３　 ８ 清明祭祖、父母近况

５　 ３ 亲属近况、清明祭祖 １４　 ４ 亲属近况、身份证补办

６　 ３ 经济往来、父母近况 １５　 ６ 工作介绍、旅游计划

７　 ４ 工作介绍、子女教育 １６　 ３ 经济往来、父母近况

８　 １０ 保险推销、经济往来 １７　 ３ 清明祭祖、经济往来

９　 ４ 亲属近况、子女教育 １８　 ５ 经济往来、白事

其次，移民在“礼物的流动”中重新参与家乡的“互惠圈”。“互惠圈”是指人们基于

地缘、亲缘形成的并通过礼物的流动来体现相互责任与义务的社会网络。在移民离开

移出地后，信息的互动维持了家庭成员间的社会交往，而同家乡更大社会网络的联系

通过“礼物的流动”来实现。“互惠圈”中的“礼物”在移动社交媒体的中介下存在两个

“流动”的维度。第一是物质礼物的流动，访谈者１２在元宵节网购了宁波汤圆寄给家

乡亲朋，清明则寄送了青团，平日里还给亲朋的子女网购过书包、文具和衣服等，他直

言“礼物多少都是心意，有这些往来说明还是亲戚嘛”；第二，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和打

赏等方式实现虚拟礼物的流动，访谈者１８曾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亲人的“水滴筹”消

息并附言：“旧疾未愈又再次查出癌症，请大家帮助和转发！这是我的亲人，谢谢你们

了！”而后不到两天他的亲人便凑够了手术费用，访谈者１０则在工作之余常常打开朋

友圈给家乡亲朋点赞、评论，用他的话说“点一点赞嘛，人家看到很开心的，没事情再评

论一下，开开玩笑，就好朋友之间嘛，很正常的事情”。由此可见，在移动社交媒介的中

介下，原本因背井离乡而与亲眷疏远的移民，得以重新参与到家乡“互惠圈”的礼物流

动中，这帮助移民避免了融合过程中的焦虑，满足了移民的情感需求。

五、结语

对于移民而言，移动社交媒体的交互性、虚拟性和实时性在主体使用技术的过程

中产生了“解放性”，而就此形成的组织、连接与流动催生了不同群体间颇具“沟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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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空间，这既是“再域”过程的具体表现，也是移民“社会融合”呈现出过程的非线

性、取向的协商化和基准的多维化的原因。

人们使用媒介的基本目的在于跨越物理空间的障碍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媒

介技术之所以能够在智能化、数字化的浪潮中兑现人们的初衷，源于移动社交媒体的

可供性与技术使用者的主体性。在董村的个案中，移民通过“驯化”移动社交媒体，建

构起了一个跨越物理距离、消解等级区隔和弥合个体分化的社会空间，而这一社会空

间的内涵是超越地域的、正义的、对话的传播关系，移动社交媒体的“再域”最终对移民

的社会融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然而，诚如芬伯格所言，“技术设计不是中立的，而是通过支持统治利益的授权具

有规范上的倾向”①，在当下商品化、垄断化的技术市场中，媒介技术及其责任组织由

于在信息流动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正在资本的裹挟下逐渐走向“解放”的对立面，而为

了博取流量刻意制造地域对立，通过算法加深不同群体间的区隔等现象在如今的网络

世界中并不鲜见。如果任由这一趋势恶化，移民借助移动社交媒体实现的“再域”过

程，将不得不走向其初衷的对立面，而社会融合也将举步维艰。

〔李彩霞，山西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屠晨皓，山西大学新闻

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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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Ｍ］．陆俊，严耕，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０３．


